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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哈伊教神秘主义源流
∗



吕耀军

巴哈欧拉１８６３年离开巴格达,公开巴哈伊教前的早期作品,神秘主义色彩浓厚.重要的有被巴

哈欧拉称为“最神秘的作品”———«七谷书简»,“天启神秘中的宝藏”———«隐言经»,还包括«四谷书»、

«确信之道»和«神圣奥妙之精华»等.在这些经典中,苏非主义所强调的静观、沉思或者入迷的神秘

体验,神圣的爱、神光论、神迹观念,以及经文的隐义解释等神秘主义情愫明显.正如该宗教圣护守

基阿芬第所言,“宗教信仰的核心是把人与神统一起来的神秘主义感情,与所有别的神圣宗教一样,

巴哈伊教信仰具有神秘主义的基本特征”.神秘主义对巴哈伊早期教义的形成、传播,有着重要的

影响.

在流放巴格达期间,巴哈欧拉与苏非神秘主义者关系密切.由于巴布教派的分裂,巴哈欧拉曾

经退隐至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山区的苏莱曼尼亚,隐居了两年多.后来因为其学识,他被看作是苏非

的谢赫,受到库尔德城苏非教派纳克什班底教团的礼遇,曾被邀请到他们的隐修地“扎维叶”做客.

巴哈欧拉常常以诗赋的形式,与他们探讨关于苏非精神修行等神秘主义问题.其中,以«无形永恒世

界的斟酒者»和«鸽子赋»最为著名.«圣鸽赋»是一篇与著名的阿拉伯诗人,同时也是苏非大师的伊

本法里德所作的诗歌诗韵相同的诗.作品主要运用诗歌和引喻的语言,表达巴哈欧拉的宗教经验

和感情,如他与人格化的“天国少女”的对话,表达他的信仰的渴望,他的殉难的苦痛和希冀,以及不

同精神世界的荣耀和本性.巴哈欧拉的作品中还包括一定的宗教祷词,如被称作“长篇医治祷文”,

皆属于此类.这些以波斯语或阿拉伯韵律表现出来的诗歌,被巴哈伊信众视为具有无比的妙处,它

们被咏唱以“创造了一种出神和入迷的气氛”,激起“灵魂内部敬畏和惊颤之情”.

巴哈欧拉返回巴格达后,仍与库尔德的苏非学者保持联系,宗教思想日渐成熟,就某些神学观点

和苏非修行问题彼此交流.著名的«七谷书简»和«四谷书»就是以书信的形式,对涉及的宗教修行进

行了探讨.«七谷书简»是回答卡迪里教团苏菲首领穆哈伊丁的问题,该作品展示了灵魂内在晋升的

奥秘,描绘灵魂朝着目标发展的七个阶段,包括探寻之谷、爱之谷、知识之谷、一体之谷、满足之谷、惊

奇之谷、真穷与绝对虚无之谷.«四谷书»是巴哈欧拉写给卡库科城卡迪里教团“光荣且无争议的领

袖”阿卜杜尔拉赫曼的信,指出了慕道者经历的四种类型,分别是坚守宗教律法而追随真理的人,

通过理性与心智追随真理的人,通过自己的内心和对上主的爱追随真理的人,以及在前三条道路上

并行不悖的人.认为最后一类人代表了最高、最真的寻求真理的方式.«七谷书简»和«四谷书»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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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苏非经典作品风格,强调苏非的主题,表明巴哈欧拉对苏非学者之间关系的密切和苏非思想相

当程度的熟悉.

巴哈欧拉在巴格达时期的作品,还有诗篇«光之经文书简»、«河之书»、«关于“他是”的评注»、«哈

德格书简»、«确信之书»、«隐言经»、«神圣奥妙之精华»、«荣耀归于伟大的上帝»、«芳香的人»、«绝色

的姑娘»、«耐心篇»和«圣洁的水手»等.这些作品内容虽涉及宗教体验、伦理和教义多个问题,但都

具有“神秘主义”的本质特点.巴哈欧拉于１８５８年在巴格达所书的神秘主义的散文诗«隐言经»,是

一部宗教和伦理诫命的诗歌集.主要对巴哈伊教的伦理规定,作了明确的阐述.这部经典的上下两

卷分别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散文诗体写成,以神秘主义的爱为主线,强调造物主对创造物的爱,人

类对上帝的爱.强调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伦理,认为每个人心中隐藏着永恒美德,主张正义、谦恭、满

足、感激、宽容、赡老育幼、慷慨和安贫,反对贪求、炫耀、妄语、无聊争辩、嫉妒、游手好闲、虚荣和傲

慢.«确信之书»和«神圣奥妙之精华»被看作是阐述巴哈伊教教义学的主要作品.«确信之书»是在

创造性地解释什叶派教义和基本信仰的基础上写成,以上帝圣使(先知)的名义,对涉及教义的若干

问题,包括上帝的同一性和不可知性,不同历史时期先知的使命,坚韧和努力工作的救赎,天堂和地

狱等基本的神学命题,作了巴哈伊教式的阐述,表明了其宗教思想的成熟.同时也对信仰者关于“末

日审判”、“封印使者”、隐遁与复活、灵魂晋升、生与死等疑惑的问题作了解答,确立了巴哈伊教义学

的主要内容.«七谷之书»和«确信之经»所关注的主题,在«神圣奥妙之精华»进一步被强调.这些论

题包括“字面理解经文的危险”,“经典暗示的新的上帝显现者即将来临的迹象和征兆”,“神圣启示的

延续”以及对诸如“末日审判”和“复活”的新解释.这些作品虽然包括深奥的或“神秘主义”的部分,

但以一种更容易被理解的风格写成,从而容易被不同层次的乌莱玛或不熟悉苏非特定术语的人所理

解和接受.

巴哈伊教对神秘主义的术语和思想的运用,受其特定时空环境的影响.巴哈伊教的早期信徒都

是伊朗什叶派内部谢赫学派的追随者,作为巴布运动的先驱,谢赫学派的创始人阿赫默德艾哈萨

仪主张用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解释真主启示,以寻求宗教合法性的存在.巴哈欧拉继承和沿用了这种

重视经文隐义解释的原则,对什叶派宗教教义和传统作了新的解释,形成巴哈伊教义的主要内容.

他给予先知神秘主义的解释,把他们比喻为“上帝之发光体”、“上帝之灯”、“上帝的显示”和“真理太

阳的显现者”.巴哈欧拉从«古兰经»的经文隐义说,引证先知的连续性,认为这些显现者是“最有成

就者、最与众不同者和最优秀卓绝者”.巴哈欧拉强调信仰“确信之道”———巴哈伊教的意义,认为只

有信仰巴哈伊教,修行者内心的“寻求之灯,奋斗之灯,希望之灯,献身之灯,热爱之灯,着迷之灯,出

神之灯”,将在寻求者的内心被点燃.上帝之爱的仁慈和风,飘荡于信仰者灵魂,谬误之黑暗将被驱

散,怀疑和疑虑之迷雾将消弭,知识之光和确信之道将会围绕信仰者,在那个时刻,“神秘的预兆将带

来精神的欣喜潮水,来自于上帝之城的光芒灿烂如黎明,通过知识之号音,将唤醒内心、灵魂和来自

于沉睡状态的精神”.与传统苏非一样,巴哈欧拉也强调对上帝的爱,神爱论在其经典中多次出现,

如在«隐言经»中强调,“人之子啊! 我爱你的创生,所以我创造了你.你也要爱我,好让我能说出你

的名字,用我生命之精神将你的灵魂充实”.再如“爱我,我就会爱你.不爱我,我的爱就无从给你”.

在«七谷书简»中,巴哈欧拉把这种爱从对象上作了划分,主要包括上帝与生灵,生灵与上帝,生灵与

生灵之间的爱,其中,上帝之爱是最高的.他强调,要突破人们与其爱主之间的蒙蔽,需要认真的和

热情洋溢的努力,“没有耐心,寻求者在这旅程上不能抵达任何所在,或获得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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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哈伊教义学是在苏非语境下形成,但与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有着明显区别.在坚持谢赫

巴布传统思想基础上,巴哈欧拉强调上帝的完全的卓越性和无与伦比,认为人永远不可能知道上帝

本体之秘密,这一点与传统神秘主义和启示宗教的上帝观是截然不同的.传统神秘主义认为,上帝

的概念独自基于个人心醉神迷的经历.而启示宗教认为,上帝是非个人的,敬畏上帝才是信仰者的

本分.在巴哈欧拉的作品中,上帝神圣本体之卓越性被强调,其超越了人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上帝

“自亘古超越人类的本质,也将永远这样.无人曾知晓他,没有任何生灵曾觅得通往他本体之路”,上

帝“隐蔽于无以言表的自我神圣中,将永久地秘藏于他的不可知本质的神秘中”.基于此论点,巴哈

欧拉明显拒绝追求精神体验的苏非个人,可以获得与主合一或在上帝中“寂灭”的观点.在巴哈欧拉

的作品中,“爱主”与“与主合一”是两个分离的,不同层次的概念.喜爱上帝,并不等同于个人能通过

修炼而与上帝合一.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巴哈欧拉强调精神修炼的神秘主义过程,但他强调神秘主

义的旅程,要遵行基本的宗教法规,不能偏离神圣律法的要求,这种思想在他的«七谷书简»表现明

显,他强调追求真理者须遵循宗教律法“以使他自律法之杯得到滋养,获悉真理之奥秘”.这种精神

修炼与遵行教法结合的要求,驱散了被某些苏非所坚持真理的获得,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律法

的思想.在“一体之谷”中,巴哈欧拉明确地对他的一体思想与神秘主义观点作了区别,对神秘主义

关于灵魂与上帝的一体作出新的解释.

巴哈欧拉特别强调,“上帝的显现者”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作用,认为关于上帝的知识和神圣意

志,只有通过先知才能传递给人类.尽管巴哈伊教承认过去和现在神秘主义的贡献,赞赏神秘主义

者在精神道路上的努力,但反对神圣的启示能通过神秘主义者个体修行领悟上帝意志的观点,坚持

只有不同时代的新先知,才能承担这种职责和功能.另外,在巴哈欧拉神秘主义思想中,神秘主义修

行方式与伦理之间也有着明显的重叠.在«确信之道»里,巴哈欧拉概述了“真正的探索者”所必须具

备的品质,不仅包括这种超脱和入迷的神秘主义品质,而且更应具有尘世的伦理品质,如仁慈和避免

背后诽谤.这种强调精神追求和实际生活中的伦理融通,与苏非主义和巴布传统中对形而上学的强

调,形成鲜明对照,构成独特的态度.巴哈欧拉的早期教义学作品,如«确信之道»、«隐言经»和«神圣

奥妙之精华»,在巴哈伊教社团内部迅速普及,被广泛地传抄和誊写.

巴哈伊教神秘主义,为巴哈欧拉吸引信众,传播教义提供了一种柔性的方式.在巴哈欧拉时期,

许多苏非成为巴哈伊信徒.在巴格达,巴哈欧拉虽写了诸如«七谷书简»、«四圣书»几本类似于苏非

的神秘主义著作.但从阿卡开始,巴哈欧拉似乎通过巴哈伊教神秘主义,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阿拉

伯、土耳其和印度逊尼派世界传播巴哈伊信仰的一场运动.这些神秘主义者以托钵僧的装扮,旅行

于这些地方,传播巴哈伊教.他们运用巴哈欧拉的«七谷书简»和«四谷书»以及其他神秘主义诗歌,

向其他人传播巴哈伊教教义,如喀兰达在拜访了巴哈欧拉后,通过叙利亚、伊拉克和安纳托利亚旅

行,传教布道;贾巴尔阿芬第在巴哈欧拉的建议下,以苏非托钵僧的装扮,游历了土耳其人领土,传

播巴哈伊信仰,后来其继续以同样的方式遍及印度、东南亚地区;艾利亚胡在阿卡拜访完巴哈欧拉以

后,在逊尼派世界以托钵僧的装扮旅行.喀山的赛义德哈希姆,在巴哈欧拉的建议下,花费了七年的

时间,游历于伊拉克、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传播巴哈伊教.


